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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峰山
一名田厂子弟的

轨道记忆
庄天羽

田心南部的南峰山，中部高四周低，是典型
的低山丘陵地貌，却也积土成山，厚实端庄，与田
心中部的踢金岭遥相呼应，却也积土成山，厚实
端庄，与田心中部的踢金岭遥相呼应，是名副其
实的田心后花园。

在少年时代，我和朋友们以梦为马，发奋作
为，常去南峰山攀登晨读。同样，这里也曾是我们
儿时游戏的天堂。我们常常在南峰山顶的凉亭中
绘画下棋，也曾在山林间捉迷藏，采野果，捕蝉捉
蝶，采集生物标本。但是大家最喜欢的还是登高
望远，在南峰山的西面远眺繁忙的株洲北站和山
下工厂新生产的电力机车。

站在南峰山顶，眺望株洲北站，耳畔不时传
来熟悉的火车轰鸣声。一排排通向远方的铁轨
上，密密麻麻地运行着满载货物的列车——这些
电力机车多是株洲生产，拖着长长的车厢经过，
就像远嫁万里他乡回娘家探亲的姑娘，不时发出
撒娇般的长鸣。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比赛数火车，
数完了火车列数，就数车厢数量，看看谁数得快，
数得准。但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实在太多，宛如天
河中的繁星，仿佛永远也数不完。

南峰山下，新型号的电力机车在完成总装调
试后，会缓缓驶出厂房，参加隆重的剪彩仪式。南
峰山的西门正对着株机公司的总组装车间，是观
看剪彩仪式的绝佳场地。这里高高的地势，可以
轻松避开人山人海，将剪彩的盛况看得一清二楚
——停靠在发车现场的新型号电力机车，车头披
挂着大红花，既像出嫁的新娘，又像参军入伍的
新兵，接受大家最诚挚的祝福。从韶山系列型号
机车到和谐系列型号机车，从引进仿制到自主创
新，从供应的有限型号到众多专用订制型号，从
赶超世界一流到称雄全球轨道交通行业……每
次剪彩都记录了田心中车人和中国铁路装备业
的成长进步和自我超越。

这也是我们田厂子弟最开心的时刻。小伙伴
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拍着手欢快地哼起了童
谣：“电力机车如钢龙，跃出摇篮腾青空，纵横九
州条条路，功劳全在厂职工！”并齐声高唱：“多造
机车是我们的使命，多造机车是我们的理想！”如
今，中国造电力机车已在全球各大洲驰骋，连接
世界，造福人类。我们这些小火车迷们也早已接
过了父母手中的接力棒，成长成为国家轨道交通
制造行业的栋梁之材。

南峰山东坡的煤气站则见证了田心人生活品
质的提升。最开始时，这里只有散煤供应，记得小时
候爸妈要到此排长队买煤，回家后再自行加工成藕
煤使用。后来有了液化气，但爸妈仍需骑自行车来
此换气，在自行车后座装个挂钩，用来挂载笨重的
钢质液化气罐，换气的过程也很是麻烦；再后来，随
着电话的普及，只需拨打电话，就会有煤气站的工
作人员送气上门，提供专业的换气服务。随着田心
社区设施的进一步升级完善，煤气管道广泛铺设，
管道煤气得到了普及。如今，只需打开家中的煤气
阀门，就可以轻松使用煤气，方便又快捷。

而对我们这些 80后来说，记忆最深刻的还是
南峰山脚下的那个职工冷饮站，因为只有这里才
供应那个年代不多见的三色冰淇淋——三个不
同颜色的球状冰淇淋成“品”字形排列在盘中，粉
红色的是香芋味，棕色的是巧克力味，白色的是
牛奶味，还有喝起来酸爽无比的酸梅汤，都是需
凭冷饮票有限供应的紧俏货；还有要早早地排长
队耐心等待才能买到的菠萝味、芒果味、橘子味
的冰汽水。后来，冷饮站又推出了企鹅冰淇淋和
小孩脸冰淇淋。包装上印着可爱企鹅的冰淇淋精
美有趣，让人仿佛置身于极地的冰雪世界，将夏
日的炎热一驱而散。还有那小孩脸冰淇淋，分明
是位戴着小草帽的小姑娘在冲您微笑，那灿烂的
笑脸，犹如春天的花朵，着实惹人喜爱，简直让人
舍不得下嘴。

南峰山是株洲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承载着
田心人的轨道情怀与梦想追求，见证着中国轨道
交通产业的传奇历史和发展飞跃。她记录下了田
心铁路人对祖国的无限赤诚，对家园的无限热
爱，对事业的开拓进取，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南峰
山像一幅画，画中有忙碌的身影，有金色的童年，
还有着青春与梦想憧憬……

亭子坳古道，自岁月深处蜿蜒而来。
它匍匐于湘东南边陲、罗霄山脉中段、

井冈山西麓的炎陵县垄溪境内，自古以来
就是高寒山区牛古仙（牛塘、古塘、仙坪三
个村庄，现已合并为新“仙坪村”）通往外界
的交通要道。

它依山脉蜿蜒前行，涉深涧，探幽谷，
登绝顶，海拔落差达六七百米，是名副其实
的“陡坳（方言：陡坡之意）”。旧时民谚云：

“路无三尺直，地无三尺平，下山踢后脑，上
山啃脚跟。”因半山腰处坐落着一座凉亭，
山民们便将古道命名为“亭子坳”。凉亭周
边还屹立着几棵虬曲苍劲的杨梅树，每逢
端午时节，鲜红诱人的果实在山风中动情
摇曳……

（一）

亭子坳古道起始于何年何月，何人所
修，已经无从考证。

相传炎帝时期牛古仙地区就有人类活
动的痕迹，但由于屡遭天灾兵祸，至元末明
初，已民生凋敝、人迹罕至。明清之际，大规
模的闽粤赣移民迁入本县，插草为标，拓荒
开垦。牛古仙地区也在此时逐渐形成了原
生态的客家自然村落。

其时这里是广袤的原始森林，莽莽苍
苍，野兽成群。拓荒者们在此狩猎耕种，繁
衍生息，沿着前人的足迹踏出一线鸟道，往
南与本县策源、水口、中村等地相连，往北
与龙溪、县城相通，并经坂溪、石洲、大院与
湘赣驿道相接。在过去的岁月里，老一辈甚
至从这条古道出发，“一根扁担五尺长，过
了桂东过桂阳”，远涉广东仁化，往返一趟
历时大半个月，挑运食盐，养家糊口。

无法考证清康熙五十一年任酃县（炎
陵旧名，下同）知县的张瑶是否吹过亭子
坳的山风，沐浴过亭子坳的绿浪，领教过
登山时的艰难险阻与疲惫虚脱，但他任内
所写的《山行二首》用于描摹此处却再合
适不过了！

其一：
崱屴峰头石径斜，危岩随处有人家。
青苍绕缭千章树，红紫凋残万本花。
夹道山泉流水乱，隔林野鸟叫声哗。
最怜枫叶经秋夜，一带飞霜映晚霞。
其二：
归鞭晓起渡溪流，步入层峦顶上游。
家在山中茆屋稳，路逢欹处舆人愁。
凌虚细问猿猱径，策杖闲寻麋鹿俦。
箫鼓一声林木振，绿波红叶两悠悠。

风尘扰扰，路途迢迢。亭子坳承载着牛
古仙客家村落与外界沟通联络的重要使
命，也见证了地处荒凉、偏远山区的先民们
征服自然、繁衍生息的艰辛历程。作为古代
交通的重要遗产，像一颗文明的活化石，遗
落于山野之间。

（二）

亭子坳，一头牵引着远方的山长水阔，
一头牵引着客家山寨的人间烟火。走近它，
便能触摸到山村生活的跳动脉搏。

“逢圩去哟！”每到特定的圩日，一声吆
喝，山民们便趟着露水，带着憧憬出发了。
他们三三两两，或肩挑，或手提，把平日里
积攒的山货带到集市上去“碰碰运气”。去
时下坡，步履轻松，欢声飞上了云朵，笑语
顺着溪水流淌。

待到太阳偏西，山民们又有说有笑地
从集市上往回赶。他们用售卖山货得来的
有限零钱，换取了房檐之下一家人的生活
情味，亦换回山居岁月里的那些苦乐时光。

从垄溪太平岭脚下，沿着清清小溪过
了西坑，穿过下土垒漫长的斜坡路，四十分
钟后再过了金沟湾的田垄，就开始穿越山
里无人区，攀爬更加狭窄、幽静、陡峭、阴森
的山路。

开始是一段弯弯的小石头路，尽头有
一眼清澈甘甜的泉水，那是大山的馈赠，特
意为长途跋涉的人们准备的。喝几口甘甜
的泉水，再沿着山脊近乎垂直的古道往上
爬。一路爬，一路歇，再雄壮的汉子也要累
得气喘吁吁。爬了约半个小时的陡峭山坡，
穿过一小段平路，又进入陡坡，再从一棵横
逸斜出的杨梅树下穿过，迎面就是古道的
标志——一座凉亭。

这是一间供路人歇脚和遮风挡雨的泥
瓦房，道路从其中间穿过，两边枕了一高一
矮的两根杉木当作条凳。杉木已经磨得溜
光，像古玩盘出来的包浆，无声地述说着岁

月的久远。
凉亭里歇了脚，其实古道还走了不到

一半。山上古木参天、遮云蔽日，傍晚不知
名的鸟兽发出怪异的声响。山民们又饥又
累，回头一望，红彤彤的太阳快坠下山去
了，赶紧赶路吧！

此时，已经赶在前面山头的挑担后生，
扯着嗓门在唱：“揩担阿哥走石阶，扁担箩
索是招牌。放下担竿三碗酒，县官老爷唔当
啀哟……”

歌声悠悠，在寂静的山谷间回荡，羞红
了天边的晚霞。

然而，当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之时，古道
上便不再有悠扬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

当年，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
组成部分，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了整
个酃县。从古道上回来的人慌慌张张地报
告外面的形势，并不时传回革命火种星火
燎原的消息。后来这里也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整个山寨都接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革命感召之下，山里的众多英雄儿
女都参加了战斗，他们有的在乡亲们的殷
殷嘱托之下离开了家，有的则是半夜里瞒
着家人义无反顾地穿越亭子坳投奔红军而
去。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乡亲们等了一
年又一年，古道边的杜鹃花开了一茬又一
茬，都没有回来。他们几乎都牺牲在革命的
枪林弹雨之中……查阅史料，当年居民不
足千人的牛古仙，记录在档的革命烈士就
有百余人。

弯弯的亭子坳，至今还记得他们离家
时的坚定身影，烙印着他们行色匆匆的英
雄脚印……

（三）

亭子坳，无疑也是一条命运抗争之路。
上世纪 60年代的一天，正值大年初一。

家里备了菜肴，正准备吃饭，母亲却发现两
三岁的我大姐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来家里
做客的舅舅刚盛了一碗香菇木耳汤，见此
状况，扔下筷子就背着姐姐往医院跑。

舅舅赶在前头，爸爸收拾了一点东西，
紧随其后。

舅舅背着姐姐，一口气赶了十几公里
山路，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时，医生
说这孩子命大，晚来一步就没得救了。

然而，我的第二个姐姐却没有那么幸
运，同样是脑膜炎发作的她，还没有背出亭
子坳，就不幸夭折了。类似的痛心之事不知
上演过多少回。当难产的孕妇，患病的婴
儿，重伤的农夫，中风的老人……一个个把
最好的救治时机耽搁在这崎岖山道之时，
家属们只得坐在亭子坳上痛哭一场！

我十来岁去镇里上高小，稚嫩的肩膀
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背包，里面装着课
本、大米和干菜，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在凉亭
里歇脚时，被墙上的涂鸦吸引了。不知何人
从何处抄来一联，用木炭歪歪扭扭地涂写
在斑驳的墙壁上，像是专门给幼小的心灵
进行人生价值启蒙：

走正路一条，谁肯甘心落后？
奔前程万里，我愿捷足先登。
古 道 既 险 且 美 ，古 木 参 天 ，乱 云 飞

渡，流水潺潺，松涛阵阵。春天雨过天晴，
那满山满谷的烟雾就像一幅幅精彩的水
墨画，常常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夏天里欢
快 的 蝉 鸣 和 古 树 上 松 鼠 的 嬉 戏 ，惹 得 小
伙伴们常驻足观望。最美的还是冬天，漫
山的雪景，让人仿佛行走在童话世界里。
但冰雪天也是最难走的，一不小心，脚下
一滑，“唆”的一声，行人就可能滑入山谷
深渊。

一个人行走时，小路静得出奇，总幻想
着狐仙鬼怪出没。尤其是阴雨天气，浓雾笼
罩下来，阴森森的让人胆战心惊。直到过了
凉亭，从杨梅树下穿过，再往下走就能听见
金沟湾一带人家的鸡鸣狗吠，心情才放松
不少。

上学。放学。每周两次往返亭子坳。几
年下来，求学的农家子弟们都从稚气未脱
的孩童成长为青葱少年。这一条弯弯山路，
早已悄悄蜿蜒上他们的青春；这一段艰苦
的“爬山岁月”，也让他们的人生步履变得
更加坚定和从容。

付出没有白费，亭子坳古道不断走出
贤能之材。率先从这里翩翩走出的，便是接
受“五四运动”洗礼，走上科学救国道路，成
为我国早期的铁路工程专家的周树吾先
生！随后，博学多才的周定一教授拜别亭子
坳，先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后又

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
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近几十年以来，不断有山寨子弟跳出
农门。他们带着浓重的客家乡音走出亭子
坳，有的到了省城，有的到了京城，有的到
了珠三角，还有的远渡重洋，开启新的人生
之旅。

（四）

亭子坳，亦常深锁在重重迷雾之中，一
如山高路远、信息闭塞的牛古仙长年笼罩
在贫穷落后的阴霾里。

勤 劳 的 祖 辈 、父 辈 们 也 曾 满 怀 希 望
地开荒造林 、种植药材 、种植果树，开发
经 济 林 ，但 终 因 交 通 问 题 ，难 于 运 出 大
山。山民凑了几句顺口溜，成了落后状况
的真实写照：

树在山上朽，水在山下流。
矿在脚下埋，人在山中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亭子坳古道愈发显

得苍老了，像一头老黄牛，每走一步都气喘
吁吁。

母亲常常回忆起幼年时跟随大人背木
头的情形：从牛古仙的粗江，经艰险的亭子
坳古道，背到下土垒，瘦弱的肩膀不知磨破
了多少回，新的伤口叠加在老伤口之上，肿
起来像一块馒头。每谈及此，母亲总免不了
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或许与此有关，山寨里的青年男女与
外界通婚的几乎很少。本村的女孩子大都
想嫁出大山，嫁得越远越好，以此改变人生
的命运。而山外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一例嫁
到山上来。

我曾在大学期间写过一首故乡的诗，
其中有一句“姐姐飞针走线/把出嫁的路缝
得很长很长……”后来读到这里时，鼻子一
酸，差点掉下泪来！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不甘落后的山民
们历时三年，一锄头一锄头地从山里挖出
来第一条公路，然后用板车将公粮余粮运
到三口垄，将松木、杉木、楠竹运送到三里
亭木材收购站，开始与贫穷进行抗争。

每周两趟，连续走过七年之后，我终于
从亭子坳里走出了农门，进城上了大学。随
后的十几年间，亭子坳却开始冷落，然后迅
速荒芜。

与此同时，山寨里迎来了可喜的变化。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牛古仙打造成
为“全国优质黄桃之乡”的主产区，并享有

“仙山、仙水、仙果”之美誉，吸引省城和央
视的记者多次前来探秘。

2010 年前后，乡村公路开始硬化，一些
人家建起了洋房，多数人家都开上了崭新
的小轿车。特别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城里来乡下摄影采风、观赏桃花、采摘黄
桃、旅游度假的人络绎不绝。

亭 子 坳 却 渐 渐 湮 没 于 岁 月 的 风 尘
之中。

好几回，我想再穿行一次亭子坳古道，
再亲近一下那里的山风，再品尝一口那里
的清泉，再感受一下那里的深邃幽静和鸟
语花香，乡亲们立即反对说：路湿了（方言，
意为“杂草和灌木丛生”），走不得咯！

（五）

又一次离开家乡回城。远远地透过车
窗望向亭子坳，那里已经一片苍翠繁茂，全
然湮没了古道的痕迹。现代便捷交通给山
民们带来的新生令我欣喜，可那曾经忍辱
负重的亭子坳古道也让我依依不舍。远远
地凝望着，渐行渐远，直至它消失在我的视
线里……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就有了路。”其实，世上原本也有许
多的路，但没有人走了，也就没有了路。就
像亭子坳古道，遍布楠竹、荆棘、杨梅树，或
者杂草丛生，年复一年，复归为森林的一
片，无迹可寻。

那千百年来默默为山民充当交通要道
的亭子坳，那无数次目送红色土地上的英
雄儿女奔赴革命洪流的亭子坳，那为客家
山村引入知识文明与时代新风的亭子坳，
那承载着农家子弟童年欢笑、少年求学艰
辛的亭子坳，那牵引着游子们千丝万缕的
思念的亭子坳啊！

恍惚间，那春天里满山满谷的烟雾，
再 一 次 迷 蒙 了 我 的 双 眼 ；那 弯 弯 曲 曲 的
亭子坳古道，又一次在我的心头延伸，蜿
蜒……

那在岁月里远去的亭子坳哟！

游秦人古洞
周红芳

你如若沿着云阳山山脉一直朝西南，走到
东岭山脚下的岩口村。或是从茶陵县城驱车十
公里，进入岩口村道，再驱车四公里，就到了

《徐霞客游记》里记载的“秦人古洞”。
离洞口几十米便听到潺潺水声，山树掩映

下一条清澈见底的沟渠，水流湍急。沿沟而上，
觉一股凉风拂面，有蝙蝠飞出。抬头便见一黑
黑的洞，洞口向上突兀，像一条龙抬起头，足有
二十米宽，十几米高。几根长长的藤蔓垂挂在
洞口，像个帘子。往里面望去，洞里黑黑的，越
看里面越狭窄，洞顶也越矮。洞四周是凹凸不
平的石壁，缀满了一颗颗晶莹水珠，又从洞顶
滴落下来。洞底是细细的软沙，低处形成一条
天然的小河。正值盛夏，凉而不冷的水从洞深
处流出，映射刺眼的光芒，欢快地流向外面的
沟渠。洞底除了沙和水，还有不同形状的黛色
石头，连成一片，远看像卧龙盘踞在洞口。

往洞深处走去，并不像在洞外看到的那样
狭窄。蜿蜒向前，也很宽敞，说话有明显的回
音。离洞口四五十米处，只见一个大大的圆形
石球从洞顶倒挂下来，用手电一照，像一个大

“南瓜”，还有蒂和一瓣瓣的瓤形，活灵活现，摸
上去又湿又滑。洞壁上的石头与水珠相映成
趣，组成的图案丰富起来，有的石头像玉米，有
的像猴子，有的像玛瑙，有的像云朵、像山峰、
像荷花……

不知不觉到了洞里最深处，距离洞口应有
百米左右，脚下细沙变软了，前面是一个深水
潭。水沿洞两侧流出，水潭中心洞顶又有一组

“倒挂南瓜”，一个个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其中
最大的一个又与前一个“南瓜”有不同之处，这
个“南瓜”更大更圆，下端正好碰到水潭的水面
上，不高不低，不被水淹没，不偏不倚，又正好
在水潭中央，挡住了水潭深处的视线。只见水
潭里水深盈盈，不知深浅。此时洞不再开阔，不
能前行，而是需要借助楼梯往上爬。

像爬楼一样，爬过十来米狭窄的石缝，从
一道石孔钻出来，用手电一扫，眼前又突然开
阔起来，像一个地窖一样能容纳百人。地面没
有水，没有凉飕飕的感觉，比起水洞安全多了，
这里应该是在水潭的上层了，就是人们所说的

“干洞”吧。这里的洞壁是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头
从泥巴里探出来，仿佛在等待着谁去把泥土扒
开看个究竟，洞里有很多的蝙蝠，在洞口看到
的许是从这里飞出的。

从洞里出来时，外面的阳光太刺眼，每个
人都眯着眼，衣服被泥水弄得斑驳点点，相视
一笑，心情放松不少。对着回来路边的小花吹
一声口哨，感叹大自然的馈赠。听村民讲，日本
鬼子进村的时候，村民把革命人士藏在洞里养
伤，躲过一劫。如此避暑山洞在山树掩映中，

“庐山真面目”仍未被外人所识。虽说目前保存
相对完好，但也有可能被无意破坏，这是喜还
是忧？

秦人古洞是溶洞，洞里的水是地下河里流
出来的。洞里的“南瓜”、石壁图案是石钟乳。这
些都是亿万年前洪荒时代地壳运动、火山爆发
后而形成的。

秦人古洞，绿水青山，可谓地灵人杰。在这
条河流经过之地的岩口村，民风淳朴。乾隆期
周焘考取进士，曾大宴岩口乡亲。他虽握有“先
斩后奏”特权，但为官清廉，世代传为佳话。六
方古井便是周焘当时命人所建。

秦人古洞“洞中有洞，洞中有宝”。其洞奇，
其水四季不枯，且水温冬暖夏凉。古洞位于村
道尽头，水从洞口流出，地势随之由高向低，田
地越来越平坦，视野越来越开阔。古洞边古树
参天，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流水潺潺，从古至
今堪称世外桃源，令人神往。

远去的亭子坳古道
钟志刚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南峰山顶的凉亭

亭子坳古道湮没在
满山苍翠之中


